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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昭晰：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和引领者
■ 陈文锦 /文

1983年以前，我和毛昭晰先生素昧平
生，没有任何交集，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

听说过。

1983年 5月，毛昭晰出任省文化厅副
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9月，我到新组建的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从此，作为他的袍

泽，开始了我们将近四十年的交往。

毛昭晰此前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

校图书馆馆长，他常常自称是一个教书匠，

到文物局来事出偶然，是来帮忙的。有时甚

至诙谐地开玩笑说“我是被骗来的”。

其实，从我和毛昭晰最早接触开始，他

对文物工作的那股激情、那种执着，使我深

深地感到他是带着一种抱负，一种理想来到

文物领导岗位的。在当时，文物不仅仅是个

小众团体，无权无势，而且在许多社会场合

连说话的份都没有，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

即便是许多为文物工作呼吁的知识分子，也

就是觉得历史古迹应予保护、不该被湮没而

已，对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它的价值，是不

会想得太多的。

而毛昭晰不一样，他是少数真正懂得文

物社会功能和潜在价值的先知者，他经常告

诫我们，文物事关社会的未来，利在当代，功

在千秋，要有紧迫感和责任心。他很喜欢引

用一个八十年代早期的故事：有一个香港青

年代表团来内地参观，领略了大好河山和名

胜古迹以后，非常激动地说，“过去我们把内

地称作大陆，错了，这不是大陆，而是我的祖

国！”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大幅度的形体动

作，每听一次，都不能不使每一个在场的人

为之动容。所以，他如果不是带着理想和激

情，是不会选择这一行的。

毛昭晰极富前瞻性的眼光，是一个有大

格局和战略眼光的学者。在杭州大学任教期

间开始，就相当关心文物方面的事情，和省

里的几位老专家牟永抗、王仕伦、朱伯谦、汪

济英都有交往，有机会也会去考古工地看

看。所以他对文物系统的状况和着力方向有

着清醒的认识。

毛昭晰来后的第二年，果断地拆分了浙

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成立了浙江自然博

物馆。又批准在考古所内部成立了浙江省古

建筑维修技术中心，单独运行，专门负责文

保古建筑的维修，是为日后省古建筑设计研

究院的滥觞，迈出了市场化的第一步。

1986年，毛昭晰在省委老领导李丰平
同志的支持下，将省文物局编制增加到 25
人，另增加省考古所个 20编制。并根据形势
的发展，把省文物商店从经营性质改为管理

性质，成为管理文物市场和出口鉴定的专门

机构。这样，使在文革中处于极度收缩状态

的文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并形成了功能

配置合理、架构设置完整的省直文博系统，

为文博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成

为全国少数有完整功能配置和架构的少数

省份之一，这在当时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单
位中，充其量不会超过四五个。

现在有些人看政绩，往往只强调在他手

上完成了几个建设项目，而解决一些长期卡

脖子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将之改革和调整到

位，却常常被人忽略。其实，解决软件方面存

在的问题，难度绝不在硬件之下，而且也更

有长期和战略的意义。非有大智慧大格局的

人，才会作如此之想。这些举措，看起来并不

显眼，却为文博各方面人才的成长打开了空

间，从人力和资源的布局上夯实了浙江文物

大省的基础。

文物部门过去的工作习惯，除非有紧急

要务，一般很少外出。毛昭晰深知文物工作

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未雨绸缪。他

到职以后，一改往日很少出差的惯例，加大

了对地、县文物部门巡视的力度。当时，浙江

交通情况很差，去一个偏远一点的县，路上

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他不辞辛苦，轻车简

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了解各种问题，

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那悠雅的学者气质和
从容不迫的谈吐，使许多地县分管领导为之

折服，为地方的文物部门开拓了生存空间。

当时，我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正

为加强文物工作、理顺园林文物之间的关系

而苦恼。1988年五六月间，毛昭晰乘国家文

物局张德勤局长来杭之际，约请省委宣传部

的主要领导、杭州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加上

他和我五人，一起研究如何规范两部门的运

作，加强文物系统内部活力和有效运作的办

法，并制定出了具体方案，后虽因人事变动

没有完全执行，但至少让有关方面感到必须

改善杭州文物工作处境的迫切性，对日后的

工作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为了过河，就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毛

昭晰的睿智，表现在他深知桥和船有多种

可能性，懂得怎样采取最有效、最适合的途

径来达到目的。比如，2001年杭州市启动了
西湖西进、南线整治等重大工程，此时西湖

申遗刚开始启动，社会上有一些人觉得这

类整治动静太大，恐不利于日后申遗。毛昭

晰在市委主要领导召开的会议上，率先提

出要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改称为“西湖

综合保护工程”，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内

涵提升的力度却很大。事实上，由于名称的

变动，工作实践中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变
化，“发掘历史碎片，使之串珠成链”成了整

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对西湖申遗起了

很大的导向作用。

1985年以后，文革中被用作拘留所的
郭庄归还给园文局，按照七十年代制定的曲

院风荷公园规划，郭庄将会被拆除，改建为

曲院风荷公园密林区的一部分。我和毛昭晰

商量对策，他说：郭庄现在还不是文保单位，

保不保的事不宜张扬。这样吧，由省文物局

出个文给园文局，就说郭庄已经被省局内定

为下一批省保单位，应予保护。为了减少给

园林方面的压力，此文以不带文号的便笺形

式发出。果不其然，园林方面也接受了这一

善意，郭庄终于保了下来。

对于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毛昭

晰具有很高的敏感性。1987年 4月底，发生
了瑶山遗址被哄抢事件。我在 5月 1日晚上
向他报告，他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赴现场开

会，要求立即追缴被盗的文物，依法严肃处

理这一哄抢事件，坚决打击破坏文物的犯罪

行为。虽然省、市、县三级态度都非常坚决，

但当地的阻力是比较大的。据说从乾隆时代

起，良渚、瓶窑、长命、安溪一带的农民，掘地

时掘着掘着就会有玉璧玉玦一类的文物掘

出来，时人称之为“汉玉”。民国以后，便常有

文物贩子来此收购，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农

民把它当作是发家致富的意外之财，常常有

意无意地在他们认为可能的地点深挖。开始

收缴时，有的人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拿到的

东西无人看到；有的抵触情绪很大，认为自

己是从个人所有的土地上得来的，不是偷来

的抢来的。所以收效甚微。

毛昭晰抓住这个案子不放，隔三差五地

听取汇报，并通过省公安厅督促办理。对拒

绝上交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于使

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公开审判了一批涉案人

员，造成很大声势，起到了震慑作用，使良渚

一带四个乡的农民，都懂得了“地下文物，概

归国有”是一条红线，是不能触碰的。此后，

大规模的哄抢盗挖的恶性事件再未发生，保

证了以后若干年良渚遗址总体上的平安。

毛昭晰离开文物工作岗位以后，依旧对

一些可能影响文物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保

持高度的警觉。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期间，他曾给时任委员长李鹏写信，要求督

促地方对国保单位东周王陵遗址的保护予

以落实，不能把经济开发区放在遗址范围以

内，不能搞大广场。洛阳问题的解决，为处理

好经济开发区和大遗址保护的关系作出了

榜样，也为国家文物局日后启动大遗址保护

工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昭晰是博物馆专家，在杭大任教时，

他就率先倡议在历史系成立博物馆学专业。

他对博物馆的深度了解和推崇，是业内出了

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省有馆舍、有

基本陈列可以勉强称得上博物馆的，不过六

七家之多。我们这些初入行者，对博物馆缺

少基本的感性认识，毛昭晰在各种场合不断

地对我们进行启蒙教育，他说博物馆应该是

三驾马车型的，即地誌博物馆（现在一般叫

综合博物馆，其实在学理上是不严谨的）、专

题博物馆（现在统称专业博物馆）、名人纪念

馆；而在我们过去，大多数人把名人纪念馆

和博物馆当作两回事。

毛昭晰还告诉我们，欧美日很多地方，

一个城市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博物馆，不管

什么行当，只要有迭代变化、演进的实物，都

可以办成博物馆，这是长知识的地方；博物馆

不一定很大，但要有趣。日本有一个人体博

物馆，进口像个嘴巴，出口处通过感应，会发

出像放屁一样的声音，很好玩；他还以日本九

州吉野里遗址博物馆为例，主张考古遗址类

的博物馆可以有复原或模拟的现场场景；博

物馆可以政府办，也可以民办，国外许多知名

的博物馆是基金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办的；博

物馆要有基本陈列临时陈列两块场地，要有

观众休息和购物的地方等等。这些现在都是

家喻户晓的常识，可是在当时，却是一股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的清风，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

的。原来，博物馆的天地这么广阔。

早在 1981年，毛昭晰在杭州饭店召开
的省旅游系统的研讨会上，提出发展旅游要

多建博物馆的建议，并具体列出了丝绸、陶

瓷、钱币、中药等一批名单，据说会议举办者

为他的发言发了简报，引起了上层的注意。

1985年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提出要在杭
州建设丝绸、茶叶、南宋官窑、胡庆余堂中药

四大博物馆，或许与毛昭晰的首倡在杭州建

博物馆有一定的关系。

1985年清明节，章太炎先生的长子章
导先生率全家来杭州为太炎先生扫墓，会见

了省市领导，他在会见时提出，愿意将文革

中被查抄的太炎先生遗物捐献出来，希望在

墓地旁边建一个纪念馆。市委杨招棣副书记

表示杭州愿意负责这个馆的建设，得到毛昭

晰的力挺。

当时，在全省 11个地市级中，杭州是唯
独一个不仅没有市级博物馆，也没有一个县

级博物馆的城市。章太炎纪念馆的建设，开

了杭州博物馆建设的先河。有一天，毛昭晰

把我叫去，对我说：“章导先生原先希望章馆

由省里来建设和管理，考虑到实际情况，决

定将章馆的建设交由市里负责，杨招棣同志

抓这件事，我是放心的，希望你具体把这项

工作抓起来。虽然省里不承担建设任务了，

但有什么事情，你尽管来找我，我一定帮你，

这也是我对章导先生的一个交代。”

毛昭晰深知太炎先生的历史地位、影响

力和章家后人广泛的社会联系，觉得这个馆

建在杭州很重要。由于太炎先生一生的足迹

在上海、苏州留得比杭州多，这两地争取要

把纪念馆放在他们那里，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家属提出放在杭州，所以他认为这件事

一定要办得漂亮。他和我一起约请省政协主

席王家扬同志主持召开章太炎先生逝世 5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延请了海内外 50余
名顶级专家，为纪念馆建设作了很好的铺

垫。

在建馆过程中，毛昭晰知道如果省一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不直接参与，经办人级别太

低，可能会产生误会，导致功亏一篑。所以一

直把章馆的建设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章家

有人来扫墓，他必定陪同，还是以主人身份

出来接待。我们每次去苏州章导家联系工

作，他怕出现纰漏，每次都亲自参加。前前后

后一共去了六次，直到把捐赠的太炎先生的

文物运到杭州入库为止。所以，章太炎纪念

馆的建成，凝聚他的巨大心血。

再譬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是

毛昭晰一手促成的。九十年代以前，河姆渡

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

期的文化遗址，对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发展格局意义重大。毛昭晰率先向余姚市政

府郑重提出建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想法，

余姚市政府拍板决定以后，一些重大业务和

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他亲力亲为、最后定夺

的。从选址、干栏式建筑的外立面的构想、建

筑方案的审定，再到陈列布展和遗址的现场

展示，无一例外。

当时我在博物馆处工作，记得最忙的时

候，毛昭晰几乎隔二三个月就要去一趟余姚。

当时省文物局没有博物馆的专项费用，但余

姚市向省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补助，他出了大

力。没有他反复和有关部门交涉，经费的事

不一定能办得下来。作为全省第一个考古和
遗址类的博物馆，开馆以后，深得国内外专家

的好评，这是毛昭晰的又一大贡献和建树。

现在很少为人知道的是，毛昭晰为一些

重要的捐赠活动所做的努力。八十年代，有

很多知名人士来杭州。毛昭晰凭他广泛的社

会联系和良好的个人声望，多方设法和他们

取得联系，广交朋友，获得他们的信任。如新

加坡的广洽法师、夏衍同志的女儿沈宁先生、

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先生、常书鸿先生

的夫人和女儿等。八十年代几次重大的捐赠
活动，像广洽法师收藏的李叔同先生的文物，

丰子恺先生为其师所绘的《护生画集》，夏衍

同志收藏的宋元书画、常书鸿先生的敦煌画

作等珍贵文物的捐赠，都是毛昭晰长期做工

作的结果，虽然出面的接收方是博物馆，其实

一力促成此事的，其真正的幕后操盘手应是

毛昭晰莫属，这是不应该忘记的。

毛昭晰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独特的

人格魅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

和蔼可亲态度、以理服人的谈吐而折服，和

他在一起，颇有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那样

的感觉。在个人品质方面，他至少在以下三

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后人学习。

第一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毛昭晰在

文物局工作十年，不管有没有烦心事，都从

不拿厅长或教授的架子，和人说话时总是那

么和和气气，娓娓而谈，喜欢和人聊家常。因

此，除了特别正式的场合，大家都乐意叫他

毛老师，好像他就是生活中的普通同事一

样，没有上下级之间的严格界限。这种待人

接物的方式，或许坚持一阵子是可以的，但

毛昭晰却坚持了一辈子，这是常人根本做不

到的。他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从来

没有用自己的意见去压服别人。

90年代初，有一次为一个文物维修项
目能不能使用钢筋发生争执，有人闹意气

说：什么东西都有生老病死，用传统材料修

不好的文物，垮塌就应该让它垮塌，文物难

道就不能死吗？面对这样无理的抬杠，毛昭

晰都没有和人红过脸，而是等事后再进行解

释和开导。

其次是关心同志、关爱他人，特别关心

在基层文博单位打拼的同志。九十年代初开

始评职称的时候，毛昭晰多次向我们这些评

委强调：对基层的老同志不仅要看论文，主

要还是要看实际的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不

能让默默无闻的实干型人才吃亏。对于新入

行的同志，他总是满怀热情帮助他们尽快进

入角色。河姆渡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邵九华同

志，是从教育系统调过来，每次他来局里汇

报博物馆建设的进程，毛昭晰总是要和他很

长时间，从邵九华离开时的笑脸上，可以感

觉到他内心非常充实，对工作充满了向往。

此外，像舟山的方贤忠、黄岩的符艺楠，

泰顺的夏碎香等，毛昭晰都给予了很大的关

心。有一次在宁波东钱湖史氏家族墓地考

察，碰到一位业余文保员，交谈起来，知道他

从解放初期开始就担任业余文保员，三十年

来一直守护着东钱湖山上的文物。经过和鄞

县文管部门核实后，毛昭晰给予了这位业余

文保员以很高的评价，邀请他参加全省的文

物工作会议，亲自给他发奖状，并号召各地

文物部门都要检查所在区域的业余文保员

的工作，表彰那些坚守岗位，风里来、雨里去

的优秀业余文保员。在他离开文物局工作岗

位以后，曾经和我说：这几年文物系统退下

来的老同志多了，他们很多兢兢业业干了一

辈子，现在省博物馆建好了，能不能把他们

找到杭州来聚一聚，看看省博的文物，这里

也有他们的贡献啊！很可惜，因为主客观的

原因，我未能让他了却这番心愿。

第三是公私分明，廉洁奉公。文物系统

从前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文物工作者自

己决不经手买卖文物，也不收藏文物，很多

老一辈的专家，一直遵守这条不成文的规

矩，毛昭晰也不例外。他在文物局工作期间

乃至离开以后，从来没有收藏收买过一件文

物，甚至没有在工地上捡过一片瓷片或陶片

带回家。他还把在杭大任教期间（主要是文

革期间）收藏的一批古钱币，毫不犹豫地无

偿捐献给了省博物馆。

章太炎先生的长子章导先生鉴于他和

毛昭晰交往的情谊，决意单独送他一件太炎

先生手书的书法作品，章导先生当着我和其

他几位同志的面，讲清楚是送给毛昭晰个人

的礼品，不在捐献范围之内。毛昭晰收下以

后，随即很快地将之正式无偿地捐献给了章

太炎纪念馆。

类似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毛昭晰做过

不止一次。对于那些好心要送他一两件礼品

留作纪念的捐赠者，只要事涉文物，他不是

婉言谢绝就是转手移交给博物馆，真正做到

了大公无私。

我和毛昭晰交往近四十年，他和我的关

系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概括：即兄长、老师、

上级、同道。毛昭晰长我 15岁，又是上级，照
理应该有辈分不同的区别。前面说过，他和

我素昧平生，但我们初次见面，即有一种一

见如故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学术素养、思想

深度、人生轨迹，待人接物的水平上差得太

远，但亲切感却油然而生。

毛昭晰一直把我当作他弟弟，他用杭州话

说“小阿弟”三个字，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不

仅是我在文博业务上的老师，而且也是我人生

道路上的老师，他的学养、睿智、风度，是对我

们后来者很好的言传身教，可惜我教养不够，

人又木讷，未能从他身上真正学到什么。

作为上级，毛昭晰非常理解我的工作和

处境。1991年我调离园文局，市委要我去市
社科联任职，我不愿意离开文物系统，毛昭

晰力排众议，说服孙家贤厅长把我调到省文

物局。到职以后，省里许多熟悉我的老同志

对我开玩笑说：“你是力主园林文物合并的

始作俑者，怎么被他们赶了出来？”毛昭晰则

不一样，他怕伤我的自尊，从来不提这些事

情，而在工作上，依旧对我非常放手。

毛昭晰的信任，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

轨迹。本来，我以为自己从市局到省局，系统

内的调动是很正常的，直到后来省文物局有

人指责我是“开后门进来的”，我才知道这里

面阻力很大，毛昭晰为我的调动是承担了风

险的，这确实是一种难忘的知遇之恩。

至于用到“同道”这个词，或许有些唐突

和失敬。事实上，毛昭晰不止一次说过：“不

管碰到什么事情，我和陈文锦的看法总是一

致的。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商量过的，其实我

们事先都不知道对方会说什么，但是心是相

通的。”古代汉语中的同道，意指有相同志向

和追求的人，从这一点上看，我称毛昭晰为

“同道”，虽然略有高攀，但多少还说得过去。

心的相通，其实就是具有相同的价值

观，就是思想上、理念上的契合。对好多问

题，我们都有相同的认识。在文物工作领域

里，我们更有着诸多的共同语言。我们都主

张文物工作要面向社会，服务大局，有一些

表面上与自己本行关系不大的事该做的还

是要做，比如前面提到的章太炎逝世 50周
年学术研讨会，有些人认为花那么大的劲，

是干了社科院该干的活，与建纪念馆关系不

大。其实，这里面的缘由前面已经说了。毛昭

晰与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的人交朋友，实际

上都是在更高层次上为文物工作铺路。

在文物界内部，我们都希望文物界能改

变相对自我封闭的种种陈规陋习，一是要放

开胸怀迎接愿意服务文物界的新人，包括大

学生和转行来的，善待他们，不要冷眼相待；

二是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只有 yes和 no两
选一的零和博弈，有的可以更包容一些，有

的可以协调一下，各退一步。

198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来杭
州，毛昭晰和我在马坡巷龚自珍故居门口迎

接他，据说他是龚自珍女儿一系的后裔，他

认可了我们对故居的判断，并为它题了词。

但有的同志不认可，认为依据不足，这当然

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古人对自己故里的描

述，一般都只说到那个坊或那条巷，很少有

报出门牌号码的。古代的名人故居，保留着

原有建筑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

后代重建的。所以我们认定马坡巷一幢清代

中后期的建筑为龚自珍故居，其实方位上的

误差很小很小。在其他很多文博具体业务问

题上，我们大致也有相同的认识，从个人角

度讲，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忘年之交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毛昭晰虽然离我

们远去了，作为浙江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和引

领者，他的业绩和品格，会长久存留在浙江的

土地上。新一代的浙江文博人，一定会继续毛

昭晰的事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他们的双

手，托起浙江文博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杭州市

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原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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